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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闻闻一一多多班班””的的大大师师期期待待
文/片 本报记者 徐洁 见习记者 李钢

“为什么要选中文专业？”

“加入闻一多班，将来做什

么？”

新学期，山大文学院本科新

生开学典礼后，副院长李鲁宁单

独留下闻一多班的 30 名学生上
了“第一课”。

“中文培养的不是文学家，

而是文学研究者，”李鲁宁告诉

这些刚结束高考战役不久的年

轻人：“加入闻一多班是每个人

的荣幸，但如果你为保研而来，

你就错了。”

“从此心里也会压上一块石

头，压力很大，从今往后，意味着要
忍受做学问的寂寞，要坐得住冷板

凳，你们的大学四年乃至更长的时

间，走的将是科研人才的道路，以
学术为灵魂。”

前不久，彭实戈在泰山学堂

开堂仪式上说：“20年后，你们中

间能够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泰山学堂就成功了！”与此不约

而同地相似，李鲁宁说，文学院

期待着20年后闻一多班能出真

正的大师。

无论他们对学校的期望理解

多少，按照教育部设置中文基地班

的初衷，以及山大的培养方案，他

们将奔着一条叫做“大师”的道路

而去。

进闻一多班

就像进了重点中学

“每年选拔，托关系想进基地

班的都有，有的就是冲着80%的保

研率。”

闻一多 1930 年来到山大，80

年之后，在山东大学校史研究室，

关于闻一多在山大的记载仅限于

《山东大学百年史》一书中的几句

话。“更详细的资料，你得去省档案

馆查。”研究室一位老师说。对于这

位前辈，大多闻一多班的学生能说

得上来的只是中学课本《最后一次

演讲》，还有他留在山大的一段佳

话——— 录取臧克家。

1930年，20多岁的臧克家报考

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数

学考了零分，作文也只是3句带感

慨的新诗：“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

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

无底的苦海。”按照成绩，臧克家铁

定无法被录取，是闻一多从这三句

杂感诗中发现了这位年轻人身上
潜在的才气，一锤定音破格录取。

80年后，即使在“自主招生”

异常热闹的今年，文学院院长甚
至大学校长却鲜有这样公开录

取学生的权力和勇气。

山大闻一多班也不得不在

高考框架内老老实实地选拔。

“40%考查考生高考成绩，30%考

查高考语文成绩，剩下的30%考

查高考英语成绩。”文学院副院

长李鲁宁说，这些学生在升大二

时，会按照成绩淘汰20%到普通

班，升大三时将淘汰15%。同时，

每次淘汰后将从普通班递补同

样多的学生到闻一多班。

“如果你们对做学问不感兴

趣，想就业，可以退出！”开学之初，

李鲁宁就给闻一多班的学生打了

预防针，然而，“从没有学生主动退

出，80% 的学生表示自己愿意做学
术”。

“进了闻一多班，如同进了

重点中学。”文学院另一位老师

直言不讳，“每年选拔，托关系想

进基地班的都有，有的是冲着
80% 的保研率。”

“闻一多班”的前身是中文系

基地班。自 1995 年开始，每年山东

大学都会从中文系学生中选拔 30

-50 名不等的学生组成基地班，培

养进入科研院所、高校的学术研究

人才。

“中文系不培养文学

家，那是社会培养的”

李鲁宁认为，最宝贵的能力是

自学，学生应自己去发现问题、分

析和解决问题。目前，围绕着闻一

多班的所有努力无不围绕于此。

不过，并不能否认山大不拘

一格选人才的诚意。今年6月，化

学专业2009级学生王新乐提出转

到中文系，他的成绩没有进入化

学专业前10%，按照山大规定，不

能免笔试参加转入院的面试。王

新乐找到了文学院院长郑春，被

特别批准免笔试调专业。

“为什么要转到中文系？”院

长问。

“我想做文学家。”

“中文系不培养文学家，那

是社会培养的，我们培养文学研
究者。”

“接受一些专业训练也好。”

在山东省实验中学读书时，王新

乐获得过全国新概念作文大奖

赛一等奖，并以此获得了山大自

主招生资格。但由于理科生只能

选理科专业，王新乐被录取到了

化学专业，他说，闻一多班学术

氛围更强，这是他很向往的。

闻一多班学生待遇比起普通

中文系学生有些特殊。2010 级闻

一多班人数从之前的 50 人削减到

了 30 人，虽然课程与普通班安排

差不多，但学校集中更优秀的教师

给他们授课；他们可以到院资料室

查资料、借书，每人每学期发放
100元的图书经费。此外，从大三开

始，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选择一个导师。

李鲁宁是两位西方美学方

向本科生的导师，他告诉他们怎

么读文献、怎么投稿、怎么参与

学界讨论，他希望学生打好底

子，尽快参与到学术中来。暑假

中，他给两个学生布置了作

业——— 翻译美学大师舒斯特曼

的《文学与艺术评论》，返校后面

授指导。在闻一多班，导师制要
求导师与学生见面次数不少于

每学期两次，假期要布置作业、

打分并归档，以此提高学生的专

业素养。

李鲁宁认为，最宝贵的能力

是自学，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

分析和解决问题，目前，围绕着

闻一多班的所有努力莫不围绕

于此。

如果是温室，

那出不了人才

杨萌萌不认为大学要“培养”

人才，人才不是放在温室里培养出
来的，爱因斯坦、牛顿是培养出来
的吗？

闻一多班也正经历着全中

国中文系普遍的尴尬。2008 级中

文基地班吴俊(化名)说，他所在

的宿舍 6 个人当中，只有两个第

一志愿是中文；2 0 0 7 级基地班

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被

专业调剂才与中文结缘。

“不喜欢本专业的人到哪儿

都有，50个人中有5个真正专注

于学术，这就是很大的比例了。”

杨萌萌还记得保研之前，师姐对

她说过的话，“你现在不要去玩，

等保研了有的是时间逛街、K歌、

看电影。”果然，保研之后，许多

学生再也没去上过自习。

2007 年，毕业于淄博六中的

杨萌萌以 632 分的高考分数进

入中文专业，山大中文——— 这是

她填报的唯一一个志愿，“缺心

眼啊！”师兄师姐这样问过她。她

自信于自己的语言天赋。高二

时，恰逢学校百年校庆，她用文

言文为母校作了一篇赋。然而，

即使这样一名学生，在大学前也

没有看过多少文学书籍。

4 年本科学习后，她以专业

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到中国社科

院读语言学研究生。

杨萌萌不认为大学要“培养”

人才，“不如把‘培养’一词拿掉，人

才不是放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爱

因斯坦、牛顿是培养出来的吗？”杨
萌萌说，给他们一个物质的、师资

的环境，不要去压制限制，一定要

给予一些打击，剩下的是自由发

展。她认为，闻一多班是学校为他

们提供的学术氛围，一个场所，如

果是温室，那出不了人才。

“不让他们考公务员

会恨你的”

想成为文学家的王新乐说：

“中文系的学生要生存下去，要么

进企业，要么考公务员，很无奈。”

1996 年上大学的路晓冰，是

山大中文基地班第二届学生。

2006 年，当他拿到了一口气读下
来的中文博士学位后，到济南市

委当了一名公务员。

“进高校搞科研，岗位竞争

激烈，特别是现当代文学，更是

僧多粥少，有的博士生到了大学

不得不从辅导员干起，这是实

情。”路晓冰说，以前博士生进高

校，先分宿舍，有一定数额的启
动资金，解决副教授职称等优惠

待遇，现在什么都没有。

“这根本不是可以造就大师

的时代，浮躁的社会提供不了静

下心来读书的环境。教育像生产
线一样，生产着一批批同样面孔

的人。”路晓冰说。

如今，文学院的学生能够提

起的、年代最近的大师依旧是

“冯、陆、高、萧”( 冯沅君、陆侃

如、高亨、萧涤非)。生产不出大

师的年代，却是“大师”泛滥的年

代。我们的时代是否还需要大

师？有学者说，这是个没有大师

的时代，这个时代也不需要大

师，我们也幸亏没有大师。没有

大师，才能使中国人从几千年圣

人崇拜的情结里走出来，这是中

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帅粗

略统计，每年，留在学校读研的

基地班学生大约有30名，研究生

3年后，继续读博士的很少，几乎

都选择了就业，大多数当了公务
员、进了报社，有的去企业当了

秘书。一个现实的原因是，闻一

多班80%是女生。“等我读下博士

来，同龄人的孩子都会打酱油

了。”基地班走出来的女研究生

姜智说。

陈凯是 2007 级基地班的学

生，已确定保送山大文艺学方向硕

士研究生，上个周末，他刚刚参加

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全班 50 人中

10 人考公务员，我就是试一试，但

万一考上，我当然当公务员了，这

机会可比读研难多了。”

读大学的每个寒暑假，陈凯

都在忙于实习，实习岗位从人民

日报、烟台日报的记者，到联想

下属公司的活动策划。“就业压

力下，谁可能整天泡图书馆，两

耳不闻窗外事地看书？”想成为
文学家的王新乐说：“中文系的

学生要生存下去，要么进企业，

要么考公务员，很无奈。”

对此，主管闻一多班的李鲁

宁非常了解和理解。“怎么会不

让他们考公务员？他们会恨你

的。”李鲁宁说，10年后博士读下
来，谁能保证他们还是一心向学

呢？“人文类学者一般在40岁以

后才崭露头角，再过十几年、二

十年，能够出来一位文学界拔尖

人才，闻一多班就成功了。”

不过，李鲁宁似乎还是留有

一些一厢情愿的想法，他说，“黑

格尔毕业后也没有工作，做着家

庭教师研究学问，也成为了大哲

学家。能否成大师关键是看自

己。”

山东大学为什么要办闻一多班？成为闻一多班的学生，能否像山大文学院副院长李鲁宁期望的那样———“要忍受做学学问

的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以学术为灵魂”？

李鲁宁说，人文类学者一般在 40岁以后才崭露头角，再过十几年、二十年，能够出来一位文学界拔尖人才，闻一多班就成功了。


